第七章：帕格尼尼的门徒
卡米莱·西沃里（Camille Sivori）
亨利奇·维廉姆·恩斯特（Heinrich Wilhelm Ernst）
安东尼奥·巴基尼（Antonio Bazzini）
奥莱·布尔（Ole Bull）
帕格尼尼的出现，毫无疑问地把小提琴演奏艺术进行了革命化。由于当时他非常仔细的看管着他的手稿，所以他同时代的人很少能演奏他的作品。在他活着的时候出版的作品只有作品1号二十四首随想曲；十二首小提琴与吉它的奏鸣曲，和六首为弦乐和吉它写的四重奏。帕格尼尼非常喜爱演奏吉它这个乐器。
帕格尼尼与下一代小提琴家之间的联系是通过他唯一的学生，出生在意大利热那亚的卡米莱·西沃里（1815－1894）。西沃里从六岁时开始跟帕格尼尼上课，他本人是位很有才能的演奏家。他曾经以年轻演奏家的身份而在欧洲，北美和南美进行了广泛的演出，并于1846年来到了英格兰，在那里首次演奏了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泰晤士报对西沃里的演奏大加赞扬，但是对这部作品的本身的评价却是不明朗的：“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是我们要多次听了这部作品之后才能对它进行细致地分析。”
西沃里有着长期而成功的演奏事业，后来则以演奏帕格尼尼的作品而出名。他的老师曾经为他写过一些作品，前两首协奏曲在帕格尼尼逝世不久就出版了。斯特拉藤于1933年写到，他曾经于1870年听到西沃里在科隆演奏帕格尼尼的 B 小调的协奏曲和“女巫之舞”。他仍然清楚地记得“他那高超的技巧，精确的音准和动听的声音所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
帕格尼尼和西沃里一生都保持了很好的友谊，但是根据西沃里的说法，帕格尼尼并不具有教学的才能，他恐怕是世界上最坏的教师。在上课时他经常粗暴地挖苦学生：他会很潦草地写一些练习，放在谱架上让西沃里视奏它。当西沃里在面对这些困难的东西挣扎时，帕格尼尼就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狮子一样走来走去，并且在露出嘲笑的面容。当学生终于挣扎过来之后，帕格尼尼首先是冷笑一下，然后就问他为什么不像他示范的样子演奏他们。西沃里通常都是轻轻地说一声：“没拉好”，而帕格尼尼“就像一头狮子抓一头羊一样地拿把琴抓过来，连看都不再看一下谱架上的手稿就把那个练习再演奏一遍”。
生于 Moravia 的 Brno 的亨德里奇·维尔海姆·恩斯特（Heinrich Wilhelm Ernst 1814－1865）在巴黎听到了帕格尼尼的演奏，于是他就被这位大师的演奏所迷住了。作为约瑟夫·博姆的学生，恩斯特在十六岁的时候，就已经作为一位成熟的演奏家进行巡回演出了。在巴黎他见到了贝里奥，于是他就跟贝里奥学习了六年。
通过观察帕格尼尼的演奏，恩斯特学习到了许多帕格尼尼的演奏技巧，例如一长串用连顿弓演奏的快速音符，泛音和左手拨弦。勃辽兹（Berlioz）说他的演奏是“他的演奏技巧十分迷人，又有好听的旋律，演奏得是如此的轻松自如···就好像是一位杂技演员在耍弄钻石。”
恩斯特有着细长的身材，很高的颧骨，很长的黑头发和胡须，在舞台上看上去很像帕格尼尼。但是他的个性却与帕格尼尼完全不一样。勃辽兹说他是“我所认识的最令人愉快最富有幽默感的人···他是位全面的艺术家，他所演奏的任何东西都非常深刻而富有表情，而他又从不忽视演奏技巧和音乐艺术的严谨性”。
今天人们认为恩斯特主要是位作曲家。列奥普德·奥尔认为：“他的作品是为演奏家写的···我们之所以向人们推荐他的作品，其原因远远不仅是为了学习演奏技巧，他那富于表情的《Elegie》，他改编的舒伯特的极为艰难的《Erlkonig》，他的《奥赛罗》幻想曲是所有小提琴家所必须的曲目”。
另外一位把帕格尼尼当成自己学习的典范的是布里西安·安东尼奥·巴吉尼（Brescian Antonio Bazzini 1818- 1897）。奥尔很喜欢巴吉尼的演奏，说他是“以他那歌唱性的声音而著称···他是一位真正的演奏家”。巴吉尼有一次曾经演奏给帕格尼尼听，帕格尼尼非常感动，就建议他作为一位演奏家进行巡回演出。结果巴吉尼的名声就遍及了整个欧洲并且被人们认为是帕格尼尼的继承人。
巴基尼尽了很大的努力在他的国家里普及巴赫和贝多芬的作品：由于意大利人从来也没有正确地对待德国的音乐，所以这是个困难的任务。恐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那不勒斯的著名指挥家金格莱里（Zingarelli）在这个问题中的反映；当斯波尔建议这位指挥应当把莫扎特的歌剧包括在他的演出曲目中时，金格莱里说：“是的，莫扎特不乏才能···但是如果他能继续学习十年的话，他可能会写出一些好东西来”。
巴基尼还是一位作曲家，他的作品经常在教堂和剧院演出。现在人们只记得他的那首《精灵之舞》，这是一首显示各种小提琴技巧的乐曲，大量地使用了泛音和左手的拨弦技巧，至今仍然是小提琴演奏家最受人们欢迎的演奏曲目之一。
恐怕生于挪威的奥莱·布尔（Ole Bull 1810－1880）是 帕格尼尼最引人注目的学生，他那辉煌的演奏技巧，使他获得了“亚麻色头发的帕格尼尼”的称号。
Bull 生于Bergen, 父亲是位医生，也是一位很好的业余的音乐爱好者。所以Bull 从小就听到家里演奏的弦乐四重奏。Bull 五岁时开始自学小提琴，可能也在 Osterey 得到了当地农村小提琴演奏者的指导。在19世纪中期，进行的浪漫主义运动之前，挪威人很少受到欧洲音乐的影响，但是他们有着丰富的民间音乐，并且用民间乐器进行伴奏。当时最流行的就是被称为“Hardanger”的小提琴，这是一种有共鸣弦的八根琴弦的小提琴，也就是在所演奏的琴弦下面有一根共鸣弦，当用弓拉或拨奏上面的琴弦时，下面的琴弦就产生共鸣。
Bull 最初跟一位特别喜欢白兰地酒的丹麦人学习小提琴，这个丹麦人只要瓶子里有酒，他就愿意来上课或演奏音乐，但是当瓶子里的酒喝完了，他就会摇摇晃晃地到另外的人家去了。有一天他喝的酒太多了，无法继续演奏弦乐四重奏，于是 8 岁的 Bull 就代替他演奏。
1822年一位名叫 Lundholm 的瑞典人来访，这位瑞典人曾经跟拜洛（Baillot）学习过，Lundholm 对Bull 的技巧进行了仔细地训练。他很强调所使用的演奏的姿势，要求他的学生要站正，头要靠在墙上演奏；维奥蒂和他的学派就主张使用这样的姿势进行演奏，后来Bull 就以他在舞台上的优美而平静的姿势而著称。
Bull 的家庭反对他成为一名小提琴演奏家。他的父亲希望他能成为一名牧师，但是Bull在大学的考试没有能及格，于是他立即就到Kassel 去请教斯波尔，斯波尔是当时欧洲最著名的教师。
斯波尔对Bull 的演奏不感兴趣，他拒绝接受这位没有受过训练的自学的年轻人为他的学生。更不幸的是，Bull听了斯波尔和他的四重奏团的演奏，Bull 对他们的演奏风格，音乐修养，旋律的纯净，表现的深刻，大为震惊，以致在一段时间里他决定放弃成为一名演奏家的想法。五年之后，斯波尔承认他从前的判断过份草率，他用着典型的斯波尔的口气说：“他那精彩的演奏，和左手的把握性令人十分佩服，但是不幸的是，他也和帕格尼尼一样，为了不适合这个高贵的乐器的某些东西，而牺牲了他的艺术性”
1831年Bull 为了两个目的而去了巴黎：第一个目的是去听一听帕格尼尼的演奏，第二个目的就是考巴黎音乐。他听到了帕格尼尼的演奏，但是没有能考进巴黎音乐学院。从这之后，他就把帕格尼尼当成了他学习的典范。大量事实表明，Bull 学习到了许多帕格尼尼的技巧，和许多用这种技巧写的演奏曲目，这些曲子后来使他出了名。
Bull 起初在巴黎的生活是很冒险的。他过着没有分文的穷艺术家所不可避免的贫穷生活。有一次他跳进了Seine 河，想自杀，但是被一位过路的人给救上来了。还有一次，他的房东带了他所有的物品，包括他的小提琴潜逃了。他有着易怒而激动的性格，所以他从来也没有能在乐队中找到工作。后来他很幸运地遇到一位小提琴制作师，这位制作师利用 Bull 的小提琴演奏技巧来销售他的小提琴，并且安排他在 Riario 公爵举行的晚会上进行演出，Riario 当时是意大利在法国的代办。据说Bull 演奏得非常好，尽管新琴的油漆的味道刺激得他几乎窒息。他的演奏深深地打动了公爵，以致公爵就邀请他于第二天早晨一起共进早餐。这一社交活动使得 Bull 认识了肖邦，恩斯特和其他一些著名的艺术家。不久，在公爵的赞助下，他首次在法国的首都公演，并且受到了极为热情的欢迎。
在他所取得的这些成功的基础上，他到意大利进行演出，并且在米兰受到听众同样热烈的欢迎。但是有位评论员讲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Bull先生演奏了斯波尔， Mayseder 和帕格尼尼的作品，但是他并没有理解这些作品的特点，而且加进了某些他自己的东西，从而破坏了这些作品。显然他他所加进来的东西来自他本能的天才和他个人的音乐个性；但是他本人还不是一位大师；他还没有形成他自己的演奏风格；他还是一位没有经过训练的音乐家，如果他是一块钻石的话，那他还处在未加工的原始状态” 

Bull 对事件的反映是令人有启发的。他找到了这位评论员，更多地听取了他的宝贵意见，而后他就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在优秀教师们的指导下进行学习。
发生在Bologna 的一次愉快的偶然事件，使他突然地成了名。贝里奥和歌唱家Malibran 由于演出费用所产生争议，而拒绝了演出。有人曾经在 Bull 的窗口听到了Bull的练习，就建议由他代替演出。于是在深夜，人们就把Bull 叫醒了，并且把他带到了剧场。他演奏得很好，在一大批著名的听众面前进行了演出，其中包括有 Tuscany 的公爵和他的朋友们。Bull的演奏技艺引起了轰动他那可爱的性格受到了听众的喜爱，以致在吃过晚餐之后他又重新演出，并且要求人们给他一个主题，以便他可以进行即兴演奏。人们给了他两个主题，他都用他那辉煌的技巧，进行了即兴演奏，从而获得了听众大声的喝采。演奏结束后人们手持火把用马车把他送回了他的住所。
Bull在意大利各地的演出取得了同样的成功。在伦敦他的听众也对他报以同样的热情。他也像帕格尼尼一样要求有很高的报酬。在列浯普（Liverpool）他每场音乐会的费用高达800英镑，如果这个费用是典型的话，那麽他在六个月内在大布列颠演出的274场一定使他赚到了一大笔钱。
Ole Bull 在斯波尔主宰下的德国各主要的城市的演出也获得了同样的成功，然后他就到了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在圣彼得堡他开了几场音乐会，听众五千人。当最后他来到斯坎地那维亚的国家时，他受到的欢迎简直像一个刚刚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国王一样。
美国是在1843年首次听到了Ole Bull 的演奏。他在美国停留了两年，在所有重要的城市演出了两百场，他的演出节目单经常是印在丝绸上，他大约赚到了10万美金，并将其中的两万美金捐助给了慈善事业。
Ole Bull 一直都非常关心他自己的国家，十分同情生活在那里的贫苦的人民。在他第二次访问美国的时候，他打算建立一个为挪威移民居住的侨居区，并且在Pennsylvania 购买了大约125.000英亩的土地。他希望建立一个“献身于自由，独立，并且在联合大旗保护下的新挪威”，很快他建立了三百所房子，商店和一所教堂，还在山顶上为他自己建立了一所华丽的城堡。几百位移民蜂拥来到这个新的侨居地居住。但是当他正在进行巡回演出时，人们把他找到了费城，并且告诉他，他所购买的土地是一个骗子卖给他的属于别人的土地。为此他打了几年的官司，土地的真正的主人同意以一个比较低的价格把土地卖给他，但是他的钱已经被用光了。
虽然Bull 患有黄热病，曾经在加里福尼亚的内乱中被捕，他的小提琴在渡过巴拿马运河时被盗，因此他得花了五年的时间才还清了这笔债务，可是他还是在美国各地进行演出，以便重新获得所失去的钱财。当他于1857年最后一次在纽约演出时，他的身体已经是非常地虚弱，以致他不得不靠别人的帮助来上下舞台。当他返回欧洲时，他已经还清了所有的债务，恢复了他的健康，并且重新登台演出了。
Bull 有着典型的北欧洲人的那种高高的身材，健壮的体魄，有着很大的一对兰眼睛。就像帕格尼尼一样，他那诱人的个性，吸引了一大批听众。他总是利用一切机会来充分利用他那戏剧性的手势。在他六十六岁生日的时候，他正在埃及演出，他登上了 Cheops 金字塔的顶峰，并为在那里演出了他的作品《Saterbesog》。这个演出活动是在瑞典国王的建议下进行的，所以第二天早晨就及时地发电报，将活动的情况告知瑞典国王。
有人曾经批评 Ole Bull 是位古怪的人，但是他从来没有把他打扮成属于现代训练有素的某个小提琴学派的人物。Henry Lahee 很恰当得指出：“他是位吟游诗人，而不是一位音乐家，但是他的确像过去某些吟游诗人一样，感动人们的内心”。
